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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第8期新闻稿：文明的真正考验是没有健康焦虑
 

孩子在罗斯托克住宅区玩耍。这里跟民主德国的所有住宅区一样，都要为儿童留出宽裕的户外活动空
间
供图：维基共享资源/德国联邦档案，尤尔根·辛德曼

 

亲爱的朋友们：

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。

几年前，在尼加拉瓜首都马那瓜，我因患微疾前往德国-尼加拉瓜医院就医。为我治病的是一位和蔼

https://thetricontinental.org/zh/newsletterissue/dongde-yiliao/
https://commons.wikimedia.org/wiki/File:Bundesarchiv_Bild_183-G0206-0016-001%2C_Rostock%2C_L%C3%BCtten_Klein%2C_Spielplatz.jpg
https://thetricontinental.org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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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老医生，我问他这个医院是否与某个德国传教组织合作建立，因为医院名字里有“德国”。他说不
是，医院以前叫卡尔·马克思医院，是上世纪80年代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（民主德国）也就是原东德
合作建立的。当时在工人聚居的旭洛特兰区，30万人苦于无法就医。民主德国与尼加拉瓜桑地诺主义
政府合作在那里建了这座医院。民主德国的大规模援助行动帮助该项目筹集资金，东德医疗人员前往
旭洛特兰，在医院开建前搭建了临时医疗帐篷营区。建成的医院于1985年7月23日开放。

当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（桑解阵）在1979年执政时，革命者们所继承这个国家的每千名活产婴儿死亡
率竟高达82人（在如今应该算是死亡率全世界最高了），医疗服务只是一小部分人的特权。此外，当
桑解阵开入马那瓜时，索摩查家族政权在其43年统治期间建立的医疗机构都毁于一旦了：1972年的地
震摧毁了全城70%的建筑，包括军方和浸信会的医院以及大部分医疗设施。卡尔·马克思医院来自社
会主义者的慷慨援助，建立在马那瓜，一个被该国寡头及其美国主使者（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39年这
么说当时的尼加拉瓜独裁者：“也许索摩查是个混蛋，但他是我们的混蛋。”）蹂躏过的社会的废墟
之上。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，从民主德国的援助到古巴医疗人员的行动，加之桑地诺主义卫生运动的
发展，显著改善了尼加拉瓜人民的生活。

 

https://biblio24it.onleihe.com/bozen/frontend/mediaInfo,0-0-352828745-200-0-0-0-0-0-0-0.html
https://data.worldbank.org/indicator/SP.DYN.IMRT.IN?locations=NI
https://data.worldbank.org/indicator/SP.DYN.IMRT.IN?end=2020&most_recent_value_desc=true&start=1960
https://www.oupress.com/9780806153841/blood-on-the-border/
https://www.oupress.com/9780806153841/blood-on-the-border/
https://pubmed.ncbi.nlm.nih.gov/6594613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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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这篇文章中，尼加拉瓜媒体报道了卡尔·马克思医院的建设，它从起初的分诊帐篷很快扩展为功能
齐全的医院。
供图：吕迪格·费尔茨医生个人收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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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我回忆起卡尔·马克思医院的是我们最新的研究文章，由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和民主德国国际研究所
联合推出，题为《“社会主义就是最好的预防”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医疗卫生体系》（‘Socialism  Is
the Best Prophylaxis’: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’s Health Care System）。卡尔·马克思医院的情况
来自该研究文章中一节有关民主德国国际医疗援助的简短介绍，其中还包括在美国对越战争期间在越
南援建医院、在民主德国对第三世界数千名医生进行培训等等许多事例。但这篇研究文章的重点不是
医疗援助。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行动比这个还要广泛，我们将在接下来的一篇研究文章对此
进行详细介绍。

这一篇研究文章讲述了民主德国在一个被二战摧毁、资源稀少（以及只相当于西德三分之一的人口）
的情况下建立人道、公正之医疗卫生体系的努力。文章的题目中“社会主义就是最好的预防”出自马
克西姆·泽特金博士（1883-1965年）之口。他是共产主义者、国际女权活动家克拉拉·泽特金
（1857-1933年）之子。泽特金博士的话在民主德国成为一句广为传颂的口号，也是民主德国致力于
为民众建立公共医疗卫生体系的主旨，强调医疗卫生重在预防而非应对，不应仅关注伤病发生后的救
治。真正的预防保健不应局限于医疗诊治，而应通过持续提升生活和工作条件，注重民众的整体健康。
民主德国认识到，必须将医疗卫生作为一种社会责任和优先考虑的政策来理解，包含了工作场所安全、
普遍的妇女生殖护理、幼儿园和学校的营养和体检、保障工人阶级休假等等。但泽特金的名言同时强
调，预防保健只能在一个消除了利润动机的制度中得以实现。利润动机必将造成对医护人员的剥削、
医疗费用膨胀、救命药品受专利保护限制以及人为造成的稀缺性。

民主德国建立了医疗机构网络，它们致力于改善人民的饮食和生活方式，尽早发现和诊治小病，防止
其发展为大病。这些建设都是在一个受到严重制裁的国家进行的，其实体基础设施已被战争摧毁，而
且许多医生逃往了西方（主要原因是45%的德国医生为纳粹党员，他们知道在西方会得到宽待，而在
东德和苏联可能受到起诉）。

 

https://thetricontinental.org/studies-2-ddr-health-care-2/
https://thetricontinental.org/studies-2-ddr-health-care-2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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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医学生在多萝西娅·克里斯蒂安·埃克斯勒本医学院受训。该医院以德国第一位女医生的名字命名，
在其30年存续期间吸引了来自60个民族和国家解放运动组织约2000名学生
供图：维基共享资源/德国联邦档案，托马斯·莱曼

 

民主德国致力于全面医疗卫生的依据有二：一是现代病理学创始人鲁道夫·维尔乔夫（1821-1902年）
所形成的社会医学（Sozialhygiene）思想，用于探究健康的社会政治决定因素；二是苏联人民卫生委
员尼古拉·谢马什科（1918-1930年在任）创立的苏联谢马什科“单一支付者”医疗卫生体系。

该篇研究文章详细介绍了民主德国医疗卫生系统的要点，包括综合诊所和社区护理系统。在民主德国，
一个人要是生病了，会去社区里或单位附近的综合诊所。任何人都能进综合诊所，向工作人员告知病
情，找医生看病，医生接着引导患者去诊所中诸多的专门科室之一（如内科、口腔科、妇科、外科、
儿科、普通科）。医疗人员由政府聘请并付给报酬，因此能专心诊治患者，不用为了让保险公司或患
者多掏钱而开具不必要的检查和药物。在同一家综合诊所工作的医疗人员会共同磋商，制定最佳治疗
方案。此外，平均每个诊所有18到19名医生在职，运营时间延长有保障。

在建立基于社会主义综合诊所模式的医疗卫生系统方面，民主德国并非孤例。两年前，三大洲社会研
究所发布的第25期汇编（dossier  no.  25）就讲述了印度泰卢固语地区的共产主义者开办的综合诊所，
题为《人民的综合诊所：泰卢固共产主义运动的创举》（People’s Polyclinics: The Initiative of the Telugu
Communist  Movement）。如今这些综合诊所的关键之处在于医疗服务没有金钱交换。在医疗自付费用
奇高的印度，这显得尤为令人瞩目。

https://thetricontinental.org/dossier-25-polyclinics/
https://www.downtoearth.org.in/news/health/india-s-persistently-high-out-of-pocket-health-expenditure-continues-to-push-people-into-poverty-8507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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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主德国的社区护士经常开着轻骑去较为偏远的地区巡查
供图：维基共享资源/德国联邦档案，沃尔夫里德·佩措尔德

 

这篇研究文章中的一段话令我驻足赞叹：

为了将预防保健工作扩展到农村和分散的村庄，乡村门诊中心陆续建立，每处配备三名
以内的医生。这类设施的数量从1953年的250个增加到1989年的433个。在许多城镇，医
生在公共医疗机构工作，或临时驻场行医，为居民提供咨询和家访。而流动的牙诊所会
前往偏远村庄，为所有儿童提供预防保健。此外，上世纪50年代初就设立了社区护理岗
位，社区护士数量1953年为3571名，到1989年增至5585名。得益于这一广泛的乡村基础
设施，人口较为稀少的地区也能获得与城市地区不相上下的医疗服务。

2015年，国际劳工组织发布报告指出，全世界56%的农村人口缺乏医疗保障，其中情况最糟的是非洲，
拉美、亚洲紧跟其后。然而，在维持了仅41年（1949-1990年）的民主德国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却建
设了一个乡村医疗卫生体系，通过社区护理系统将所有居民与邻近城镇的综合诊所挂钩。护士熟悉每
一名村民，进行初步诊断，要么提供治疗，要么等待医生每周一次的到村看诊。当1990年民主德国解
散、并入统一的德国后，社区护理系统被撤销，5585名社区护士被解雇，国家的乡村医疗卫生体系功
亏一篑。

https://www.social-protection.org/gimi/gess/RessourcePDF.action?ressource.ressourceId=5129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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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将于2月28日举办一次线上小组讨论，期待您的参与，共同讨论过去和当下的社会主义制度改造
医疗卫生体系、使之服务于人民需求而非利润的实践。

 

民主德国在医疗卫生上的成就也有赖于德国进步的公共卫生传统，如1921年到1926年运营的自办医疗
服务机构“无产阶级医疗所”。
供图：民主德国国际研究中心

 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2oGjnzOKID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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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马那瓜的西北方，在莱昂市，诗人阿方索·科尔特斯（1893-1969年）曾在此生活，他在34岁时被
宣布已“发疯”并被用锁链锁在房中。另一位尼加拉瓜杰出诗人，埃内斯托·卡德纳尔（1925-2020
年）成长在离科尔特斯家不远的地方。卡德纳尔说他儿时从基督教兄弟会学校过来会路过科尔特斯家，
有一次他看到了带着锁链的“疯子诗人”。由于缺乏医疗护理，科尔特斯才受到这种屈辱。有一次，
在去马那瓜看病的路上，他被赶着经过纳加罗特的一棵千年吉尼扎罗古树，这位“疯子诗人”为古树
写下一首美好的希望之诗：

古树啊，我爱你，因为你每时每刻

都在制造神秘与宿命

在午后的风声里

抑或是黎明的鸟鸣中

你装点了这个广场

思想比人还要

神圣，你用骄傲的铿锵树枝

指引着前方道路

吉尼扎罗，你的沧桑疤痕

就像是一本旧书里写的

时间在永恒坠落中的印记

但你的树叶新鲜而欢愉

              你让树冠颤动到永无止境

而人类正在前进

热忱的，

Vijay

https://www.enriquebolanos.org/media/publicacion/CPEBG%20-%2010%20-%20Cincuenta%20poemas%20de%20Alfoso%20Cortes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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